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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3年9月，已有超过1亿47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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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灭中共是天意


























图：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





























酷刑演示图：塑料袋套头





恶警叫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 孙燕霞、韩建平夫妇遭刑讯逼供经过




















酷刑演示：铁桶敲头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藏字石”有2亿多岁，字为天然形成。这预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上图为藏字石风景区和风景区门票。





酷刑演示图：铁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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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的法轮功学员韩建平、孙艳霞夫妇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分别被警察绑架，随后遭到刑讯逼供。警察事先编造口供，逼迫他们承认五月十三日长春绿园区出现的法轮大法真相条幅是他们做的。中共警察完全不掩饰刑讯逼供，赤裸裸地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孙艳霞遭到令人发指的酷刑：被恶警扇耳光、穿着皮鞋踢、碾、 绑“铁椅子”、钢筋压腿、木棍敲小腿骨、抓头发撞墙、用装水的塑料瓶劈头盖脸地打、“开飞机”（双手铐在后背从下往上掰到头顶极限），孙艳霞的腿被打断…… 


韩建平遭到恶警扇耳光、棍子打、“开飞机”、 木头椅子上的橧子掰下来使劲夹手指头和耳朵、打火机放到最大火烤脸和鼻子、黑色塑料袋套头、拖布杆打全身、…… 


孙艳霞的女儿韩雪在营救父母过程中，饱受恶警侮辱、骚扰…… 


参与作恶的是吉林长春市公安局、农安县“610”、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刑警队、烧锅镇派出所警察及烧锅镇邪党人员等。目前孙艳霞、付贵华仍被非法关押。孙艳霞、付贵华的家人已经聘请了律师，控告农安县国保大队警察唐克、吕明选等执法犯法者。 


以下是韩建平、孙艳霞夫妇及女儿韩雪自述遭迫害经历，从中可看到被中共狼奶喂出流氓警察完全失去人性。 


孙艳霞口述被恶警刑讯逼供过程：“再不说，就把你俩女儿抓来” 


我叫孙艳霞，今年四十八岁。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早上我在朋友付贵华家中被野蛮绑架，9点左右我被带上车，劫持到农安县国保大队审讯室，坐在一张铁椅子上，然后有一个叫唐克的人进来说：“我就是打死你们法轮功于长丽的唐克，你今天落到我手上，就别想好！（法轮功学员于长丽是农安县第四中学数学教师，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被迫害致死）”接着他就左右开弓打了我七、八个嘴巴掌，穿着皮鞋用脚猛踢我大腿，大概有七、八下，并说：“我就是这样祸害你家小山东（指我丈夫）的！”然后他出去了。 


又进来一恶警甲，叫什么不知道，但我能认出他，他问我：“你家的东西去哪了？你制作多少法轮功条幅？给谁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参与。”接着他就用他的脚后跟碾我的脚面，用脚踩着我的大腿里外侧的一点点肉，使劲在铁椅子上碾，就这样反复多次，边打边逼问口供。我说“没什么说的”。 


半小时后，唐克又进来，问恶警甲：“她说不说？” 恶警甲说：“她什么也不说。”然后唐克上来就打了我七、八个嘴巴，左右开弓，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架在铁椅子的椅背上，把一条一米左右长的钢筋，一头插入铁椅子扶手下，压在我腿上，另一头插入铁椅子另一个扶手下，然后用双手使劲往下压。一阵剧烈疼痛后，我的双腿就失去知觉。唐克将我被铐在椅背的双手使劲往上抬，抬到极限又猛烈放下，反复多次。当时我就感觉呼吸困难，完了后，唐克又用一根木棍敲打我的小腿骨，从上到下，不停打，打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又用木棍带尖的另一头，刺我的脚踝骨。打完后，唐克就说：“这娘们真有刚。”然后就走了。 


另一个警察又逼问我条幅的事，我说：“我没参与，不知道。”然后


他说：“你再不说，我把你俩女儿抓来。你大闺女也抓起来。”我说：“这跟她们没关系。”接着，他就用脚使劲踢我大腿，


痛的我在地上滚来滚去，右腿都被打成黑紫色。然后又逼问我，我不说，他就给他的手下打电话，说要把我俩女儿抓起来。 


韩建平口述被恶警刑讯逼供过程：“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我叫韩建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今年五十一岁。在今年六月三日早上四点左右，我起床后，到房后园子里看看，我发现有三个陌生人在我家墙外聊天，我也没有在意。就到园子外面，刚一开门，那三个陌生人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强行把我塞进捷达车里。我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不用问，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当中有一个黑大个，后来我知道他叫吕明选，是农安县国保大队副队长。 


从抓我的时候，一直到农安刑警大队，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而且他们开的车都没有车牌子。在去农安的路上，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的车为什么都没有车牌子？”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车都是新提的车。”我说：“你们以前没有车吗？都是新换的？”车里没人吱声。 


他们把我带到农安县刑警大队后，就把我关到了一个黑屋子里，把我铐到铁椅子上，让一个小警察看着我。他们不让我说话，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国保大队的一个指导员（三十多岁，圆脸，一米七左右）一进屋就逼问我：“家里的条幅是谁写的，是谁把东西搬到楼上去的。”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连续打了我四、五个嘴巴，打的我眼冒金星，脸当时就肿起来了。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他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他又出去找了一个二十多岁挺瘦的刑警队的一个男的，一起对我行刑：他们两个把我按倒在地，在这期间，我的两只胳膊一直被手铐在后背铐着，后进来的警察把我的头按到地上，他们把我的裤子扒开，拿拖布杆狠狠地打我的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屁股都打肿了，打得我疼痛难忍，我就使劲喊。他们打累了，就把我拽起来，把我铐到暖气管子上面，他们去吃饭。后来唐克指使吕明选和指导员 又把我按到地上，让我趴着，吕明选踩着我的腿，指导员把我的胳膊反背过去使劲往头顶上掰，听说他们管这叫“开飞机”。他们掰的我疼痛难忍，疼的我大喊大叫，就这样他们来回折磨我三、四次。 


一个警察把木头椅子上的橧子掰下来，两手使劲夹我的手指头，夹我的耳朵，还用打火机放到最大火来烤我的脸和鼻子，他们又拿黑色塑料袋扣到我的头上，致使我喘不上来气，一呼吸，塑料袋就贴在鼻子和嘴上，一点气都透不过来，当时就有种窒息的感觉。他们就这样折磨我到次日凌晨一点左右，又把我带到交通指挥中心一楼（农安县公安局后边的楼，进门右拐）审讯室，把我铐到铁椅子上，指导员在屋内看着我。我一晚上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到天亮。 


大约早上七点左右，唐克拎着一根拖布杆进屋，他对我说：“我昨晚睡的挺好的，起来！我拿你练练！”唐克拿着拖布杆就向我的前胸、后背、两只胳膊轮番的使劲打，还打我的膝盖、小腿迎风骨、脚踝骨，就专往没有肉的地方打。因为我的手一直被铐在铁椅子上，想躲也躲不开，他打累了就出去转一圈，回来以后，拿着拖布杆就接着打我。我问他：“你为什么打我？！”唐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一直到六月四日下午五点多，吕明选和一名警察把我劫持到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在拘留所期间，吕明选强行逼我签字“不上诉”。 


韩雪自述遭迫害侮辱过程 


我叫韩雪，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家住农安县烧锅镇团结村三队。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早晨临近五点，家里突然闯进十多名陌生人，把我丈夫李中江按在沙发上，不让我、我妹妹韩霜和我丈夫李中江走动，包括我三周岁的女儿和十九个月大的儿子。他们大肆乱翻我们家的东西，翻到手机就不还给我们了，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系。我们问他们是谁，一人说是农安县国保的，我们问：“你们乱闯进我的家，你们有证件吗？你们随便翻我们家东西，有搜查证吗？”其中有一个人拿着手铐来证明他们是警察，又有一个人拿出一个证晃了一下，之后喝斥我们不许说话，限制我们全家人的人身自由。


六月五日上午，我在亲友陪同下去农安县拘留所看我父母，我和亲友都被非法扣押。晚上六点左右，唐克进屋，逼我骂和我同去看望父母的所有亲友，他说：“你骂人我现在就放你走。”我告诉他我不会骂人，他一句一句的教我骂，恐吓我：“你不骂就不放你回家！”我被迫学他骂人的话，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放我回家。 


大约六月十三日，我和家人去农安县公安局，家人被吕明选叫上车，我看是吕明选在车上，就没敢过去。吕明选看到我之后，下车要我过去。我被迫上了吕明选的车。吕明选说了几句话就把我的家人支下车，然后告诉我：“你父母的案子在我手上，我明天就提审你爸，看你爸咋说，你爸要说的好，就没事；要说的不好，就判。”我说：“我爸不是治安拘留十五天就回来了吗？”他说：“案子有变化，明天去提审，看你爸咋说。”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一直摸我的手、胳膊和大腿。他又问我明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好的，让你对我这样？”他说：“你是农村来的，比较清纯，和市里的不一样。”他接着说：“我明天少问你爸点，让他十五天就回家。”他又说：“再见面时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我当时非常害怕，没敢直说不行，就说：“暂时不行，我接受不了。”过了一会儿，我就下车走了。 


从我们上吕明选的车，吕明选支走我的家人之后，车上只剩下我和吕明选，吕明选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手一直抓着我的手，还不时的摸我的胳膊和大腿，整个被骚扰过程一直持续到我下车。当我们走到公安局门口时，他又开车过来，摇下车窗叫我过去，对我说：“你不要再找别人了，找别人还得花钱，你别乱花钱，挣钱不容易啊。有我呢，没事！真想亲你一下！回去以后给我打电话！”吕明选还特意嘱咐我不让我跟别人乱说。◇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